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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与中东的联系及其 

对“动荡弧”地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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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与巴基斯坦反恐形势的互动是当前巴安全局势恶化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基于巴所处

的联系南亚与西亚、中亚的特殊地缘位置及其伊斯兰文化属性，本文重点考察了阿富汗、伊朗、沙特

三个有重要相关性的国家对巴反恐局势的影响；基于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运作机制，本文从资金流、

信息流、人员流三条主要联系渠道，分析了巴基斯坦恐怖势力与中东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

了巴局势恶化对“动荡弧”地带安全局势的影响，并就巴局势恶化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应

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 键 词：巴基斯坦；反恐形势；中东恐怖组织；“动荡弧”地带；非传统安全 

作者简介：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01（2009）02-0054-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SG039）的阶

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和国家 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当前，世界恐怖主义的多发地带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巴基斯坦为代表性国家

之一。巴人口占世界第 6 位，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约 90%的人口为逊尼派，

10%为什叶派。近年来，巴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和影响力已超过中东和中亚国家，逐步成为国际恐

怖主义活动的中心。2007 年底贝•布托遇刺成为巴近年来恐怖势力泛滥的一个高潮，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 年以来，巴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以 2008 年 8 月穆沙拉夫辞职和 9

月扎尔达里当选总统为标志，巴政治权力进入重组和转型时期。在扎尔达里就任总统之际，伊斯

兰堡发生了万豪酒店特大爆炸案。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对巴经济的冲击，使巴局势雪上加霜。

事态的发展表明，巴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巴局势的恶化有深刻而复杂的国内根源和国际因素。从内部因素来看，巴贫困问题、民族与

宗教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是诱发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从外部因素看，中东与巴反恐形势的互动

是重要原因。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是连接中国与南亚和中亚的重要纽带，其安全形势对

中国国家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鉴此，本文重点分析巴反恐形势与中东的联系及其对“动荡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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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局势的影响。 
 

一、阿富汗、伊朗、沙特：影响巴基斯坦局势的三个重要中东国家 
 
基于巴所处的连结南亚与西亚、中亚的特殊地缘位置及其伊斯兰文化属性，首先应重点考察

阿富汗、伊朗、沙特三个有重要相关性的国家对巴反恐局势的影响。 

1．阿富汗和其他中亚问题对巴局势的影响 

巴基斯坦在地缘上具有明显的中亚属性，巴西部洞开的门户使它得以经由阿富汗在中亚舞台

上发挥影响力，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口便是巴向西进入阿富汗、中亚的战略通道。
[1]
由于这种特殊

的地缘关系，巴在过去阿富汗抗苏斗争中和现在的“反恐战争”中两度成为“前线国家”。苏联

入侵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巴无论是出于地缘战略的原因选择支持塔利班，还是在“9·11”事件后

迅速选择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均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巴基斯

坦两度因与美国结盟反苏、反恐而提高了自身的战略地位，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阿富汗问

题“外溢”的祸患。从阿富汗问题对巴局势的影响来看，巴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两次阿富汗战争中伊斯兰极端组织从巴西北边境省份的流入、渗透以及频繁的跨界活动，

使得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巴势力趋于巩固。巴政府从支持塔利班到支持反恐战争的立场转变，使其

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仇视的对象；第二，美国对巴战略实用主义的错误所致。在阿富汗反苏战争

结束后，美国抛弃巴基斯坦，促使巴选择支持塔利班抗衡伊朗支持的北方联盟，以维护自身安全，

从而为塔利班势力向巴基斯坦渗透创造了条件。在 2002 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因发动伊拉克

战争而把主要力量投放到伊拉克，在阿富汗只留下少量兵力稳定局势，给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巴

阿边境地区东山再起创造了良机。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肖恩·凯认为，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

塔利班残余势力彻底铲除之前就移师伊拉克，这是布什政府犯下的严重“战略失误”
[2]
。巴基斯

坦则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战略失误”的牺牲品。美国中亚和南亚问题专家巴内特·鲁宾在 2007

年上半年《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在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反恐战略转向伊拉克和中东民主改造

计划之后，巴基斯坦已成为“恐怖主义全球网络的主要中心”
[3]
。 

2．伊朗对巴局势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巴基斯坦与伊朗除围绕中亚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展开战略争夺外，在阿富汗问

题上的争夺更趋激烈，伊朗支持北方联盟，而巴基斯坦则支持塔利班。塔利班倒台后，伊朗抓住

时机，利用它与北方联盟的关系，在阿富汗扩大势力和影响。其长远目标是把阿富汗纳入自己的

势力范围，并以此制衡巴基斯坦。伊朗对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什叶派极

端组织的支持上。伊朗为扩大它在中亚和南亚的影响力，通过提供资金和人员援助，积极扶植巴

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巴什叶派极端组织有“巴基斯坦贾弗里运动”、“加法尔教法实行运动”（TJ）、
“穆罕默德军”（SM）等。其中，“巴基斯坦贾弗里运动”是巴什叶派穆斯林中最具实力的教派

组织，它崇尚霍梅尼倡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主张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并通过政治

手段维护什叶派权益。
[4]22

“穆罕默德军”是从该组织中分裂出来的一支，其骨干主要为激进的什

叶派青年。 

3．沙特对巴局势的影响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阻止伊朗输出革命，沙特、阿联酋等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为

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并藉此向南亚地区输出逊尼派瓦哈比思想。在沙特的资助下，巴教派势

力中最亲近沙特瓦哈比教派的“圣训派”成立了“圣训派伊斯兰学者协会”，宣布什叶派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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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邪说”
 [5]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巴逊尼派极端组织向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发动了多次袭击。此后，

巴基斯坦教派斗争愈演愈烈，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其中 1997 年“先知军”挑起的教派

冲突共造成 118 名什叶派穆斯林和 77 名逊尼派穆斯林死亡。2002 年 1 月 22 日，巴总统宣布“先

知军”涉嫌参与恐怖袭击事件，取缔了该组织。
[6]1 

长期以来，沙特在能源、经济、援建宗教学校

等方面对巴提供了大量援助与支持，而巴则在军事和技术援助方面对沙特给予回报。此外，两国的

情报和安全合作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沙特对巴政治危机和反恐局势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院布鲁斯·里德尔指出：“也许除印度外，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沙特更关注巴

基斯坦政治危机的结果了。”
 ①
当前巴沙合作的重点是共同打击“基地”组织的威胁。在西方看来，

巴、沙在核技术领域的秘密合作，已构成了对中东安全的潜在威胁。西方认为，未来沙特仍将对巴

具有重要影响，沙特的能源供应、与谢里夫家族的长期交往、与逊尼派宗教机构的联系均是沙特影

响巴基斯坦的政治资本。 

 

二、巴基斯坦与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网络联系 
 
分析巴基斯坦恐怖势力与中东的联系，应高度重视中东恐怖主义网络的资金流、信息流、人

员流三条主要联系渠道，对巴安全局势的影响。 

1．巴基斯坦与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的人员流和信息流 

巴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人员构成上都或多或少有来自阿富汗和阿拉伯世界的人员，他们主要来

自阿富汗，如瓦哈比派极端组织“真主军”的主要成员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圣战者运动”

的主要成员为阿富汗、巴基斯坦、阿拉伯人；“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主要成员为来自克什米尔、

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孟加拉国以及部分英国穆斯林。
[4]20-22

 “基地”的亚洲网络始

建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在 1996 年 5 月本·拉登从苏丹移居阿富汗之后发展迅速，巴基斯坦是

其主要地盘之一。其任务包括：负责培训巴极端组织成员，为它们策划行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并

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让它们积极参与克什米尔“圣战”；在巴阿边境设立宗教学校和训练营，向

志愿者灌输宗教极端思想，传授军事技能，指导和训练阿富汗和中亚、南亚、中东、高加索国家

的穆斯林青年参与圣战。
[7]
此外，在克什米尔的巴伊斯兰极端势力也与中东极端组织有密切关系。

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极端组织成员纷纷从中东各地来到克什米尔，参加针对印度的“圣战”。

这些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都有阿拉伯宗教极端组织的阴影，许多袭击的参与者来自阿拉伯国家、伊

朗和土耳其。 

2．巴基斯坦与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的资金流 

“基地”组织通过经济运作尤其是通过“哈瓦拉”
②
洗钱系统，建立了遍及全球的资金运作网

络，巴是其资金流的重要环节。20 世纪八十年代，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海湾国家设立的公司，

在苏黎世、日内瓦、法兰克福和伦敦金融市场开设账户，成为“基地”组织资金来源和运作的重

                                                        
① 参见布鲁斯·里德尔：《沙特阿拉伯：紧张关注巴基斯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2008 年 1 月 30 日。 
② “哈瓦拉”（Hawala）基本含义是“改变”（Change）和“改造”（Transform）。而“Hawala”的阿拉伯语含义

是指“约定好的票据”或“交易用的单据”。“哈瓦拉”的历史悠久，起源于阿拉伯地区以及南亚次大陆，如巴基

斯坦、印度等地。在中东及南亚地区出现近现代的银行系统之前，“哈瓦拉”是当地社会主要的汇款方式。其实，

早在古代社会，阿拉伯商人为了避免“丝绸之路”上盗匪的威胁，就已经使用“哈瓦拉”来汇兑钱款，规避风险。

到了 20 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东和南亚地区向欧洲、美洲的移民增加，“哈瓦拉”也

开始传入到欧洲和美洲，逐渐成为国际化的资金转移系统。参见徐飞彪：《“基地”组织洗钱系统“哈瓦拉”》，载

《国际资料信息》200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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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渠道。九十年代本·拉登被沙特驱逐出境后，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在苏丹承揽建筑合同。从巴基

斯坦与“基地”组织资金运作的联系来看，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有深厚传统的民间金融系统“哈瓦

拉”，是“基地”组织资金进出巴基斯坦的重要方式之一。“哈瓦拉”作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

种非正式汇款系统，在中东、南亚国家如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仍然盛行。此外，

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以及北非、欧美等地，“哈瓦拉”也广泛存在。

由于“哈瓦拉”的非正式性及匿名性，且相当部分的交易是为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服务的，具有非

法性。西方媒体认为，2000 年通过“哈瓦拉”系统汇入巴基斯坦的外汇总额约为 60 亿美元，但仅

有12亿美元是通过正规银行系统汇入的，其余都是通过“哈瓦拉”或其他汇款形式汇入。
[8]P28

据 2001

年 11 月《经济学家》估计，巴境内通过“哈瓦拉”转移资金的数量每年约 20~50 亿美元。
[9]
2002

年 12 月，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哈瓦拉”汇款额占各国私人汇款总额的比例做了估计和比较，

其中菲律宾的比例约为 5%，印尼为 21%，而巴基斯坦则高达 50%。
[10]

目前巴国内宗教学校经费有

的来自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由私人或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还有的来自伊朗。
[11]119

据美国学

者介绍，巴基斯坦现已成为吸收恐怖活动资金的头号大国，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

巴基斯坦商人提供的大量资金；二是沙特、伊朗等中东伊斯兰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沙特瓦哈比

教派提供的经费是巴宗教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
[12]P38

巴目前大约有 2 万所宗教学校，每年培训学

员 150 万人，这些宗教学校常常组建各种机构，是外来资金的主要接受方，也是中东伊斯兰极端

组织在巴基斯坦的“代言人”，它们已经超过了巴政府的管理能力。
[13]

 

 

三、巴基斯坦反恐形势对“动荡弧”地带局势的影响 
 
“动荡弧”（Arch of Instability）概念源自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专指中亚、中

东、南亚和东南亚构成的弧形区域，不包括东亚和东北亚。
① 
布热津斯基认为“动荡弧”地区是

国家之间因种族、宗教原因爆发战争的危险区域，是极端主义政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

也是宣扬最疯狂的信条的好战分子活动的策源地。
[14]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动荡弧”的概念并无新意。早在历史上，学者

卡罗伊就指出，“从克什米尔往西、穿过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阿富汗、波斯（伊朗）和肥沃新

月地带，直抵埃及，略呈弧型展开。它就像土耳其国旗上匀称地环抱着星星的那弯新月，紧紧地

环抱着波斯湾，就像一张具有威胁力的弓。”
[15]P158

另有学者形容巴基斯坦与中亚的关系说：“中

亚可以比作一个水库，它的水源来自暗流，水库里的水不时地、且是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会溢出，

以至泛滥到它的临近地区。”
[1]
当前，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石油战略资源的重要性和

核扩散等因素，“动荡弧”地区确已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一根异常敏感的战略神经，巴基斯坦则

成为影响“动荡弧”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枢纽。 

1.巴政局充满复杂的变数，反恐形势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成为“动荡弧地带”的潜

在不稳定因素。 

当前，巴基斯坦反恐形势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近来，国际舆论与南亚问题专家大多

持此观点。印度德里大学教授黄绮淑指出，“巴基斯坦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
[16]

；另有美国记

者指出，巴基斯坦的事态似乎是在按照“基地”组织的手册在发展。
[17]

得出巴反恐形势继续恶化

                                                        
①布热津斯基在不同著作中对这个区域有不同的称呼，诸如“长椭圆形地带”、“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或“全球巴尔干”等。参见高祖贵：《美国在“动荡弧”的战略利益分析》，载《美国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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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巴政权内部在反恐问题上有分歧，政府反恐能

力不足，从而可能给伊斯兰极端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巴新政府面临的严峻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巴

社会安全形势的隐患；巴政党纷争，尤其是人民党与穆盟(谢里夫派)的矛盾仍有可能导致政局动

荡，而巴政局一旦陷入动荡，必将刺激极端势力恐怖活动的强劲反弹。 

2.巴伊斯兰极端势力在阿巴边界地区跨界活动，使得中亚、南亚的恐怖活动日益呈现一体化

态势，成为欧亚大陆“动荡弧地带”的重要热点问题。 

美攻打阿富汗后，“基地”组织、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不少成员流窜到

巴基斯坦的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由于塔利班、“基地”势力与巴伊斯兰极端势力在阿巴边境

部落地区的整合和卷土重来，巴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已与阿富汗的极端势力连为一体，并导致

巴阿两国局势的不断恶化。近年来，巴西北边境省和部落区尤其是斯瓦特、马拉根德、迪尔、明

格拉等地的宗教极端势力完全控制了经文学校和当地民众，塔利班甚至在从南边的俾路支省到南、

北瓦济里斯坦直至巴焦尔的广大地区设立训练营地。
[18]

巴恐怖势力还向巴境内其他地区和境外扩

散。斯瓦特、马拉根德、迪尔、西北边境省的定居区、巴焦尔、瓦济里斯坦等地已成为高动荡区，

旁遮普、信德、俾路支三省的形势也十分动荡。巴极端组织“使者军”还在塔吉克斯坦、车臣、

黎巴嫩等国家和地区配合当地的伊斯兰武装并肩作战；“圣战者运动”则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境内

与当地穆斯林叛乱分子并肩作战。
[19]55

 

3.巴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持激进主张，并活跃于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印度境内，

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 

巴基斯坦的真主军、先知军、圣战者运动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均主张通过

“圣战”将克什米尔完全归并巴基斯坦，并在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制造一系列恐怖暴力活动，导

致印巴关系极度紧张。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印度一直指责巴情报机构资助、训练和装备

非正规武装，帮助来自阿富汗和巴控克什米尔的“圣战者”或“自由战士”进入印控克什米尔，

与印度进行一场没有巴基斯坦军队直接参战的“代理人战争”
[20]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一些

穆斯林武装分子越境渗透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估计这些人大约有 3000～4000 人，其中 40%

是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另有孟加拉、苏丹、土耳其、沙特、车臣、哈萨克斯坦、巴林、伊朗、

也门和中国新疆等地的人。
[11]118

近年来，巴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越境渗透和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活

动已成为印度的心腹大患。1999 年 5 月，印度指责巴派遣武装分子渗透到印控克什米尔，两国在

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爆发了自 1971 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的最激烈的军事冲突。
[20]

2001 年底

印控克什米尔议会和印度国会遭袭击事件发生后，印巴关系更趋紧张。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应对这些

恐怖主义事件负责，并对巴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印度还借反恐之机宣布印控克什米尔的反政府

武装为国际恐怖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制止巴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分离主义力量的支持。为缓解印巴

间的紧张局势，巴政府在国内抓了 1500 多名宗教极端分子，取缔了包括被印度指控的塔伊巴军和

穆罕默德军在内的 5 个宗教武装组织。
[7]
美国也在印巴之间进行调解，才使得剑拔弩张的印巴关系

稍有缓解。2007 年以来巴局势的动荡引起了印度巨大不安。《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印度正密切

关注着主要对手经历的政治动荡。巴基斯坦局势的发展关系到就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举行的和

平谈判；它还引发了人们对极端分子可能越过边界进入印度的担心。”
[21]

 

4.巴极端势力向中亚、中东、东北非、高加索、巴尔干半岛和东南亚的武装分子提供训练，

成为继阿富汗之后从中东到东南亚“动荡弧”地带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第二个大本营。 

巴主要宗教极端组织都在巴阿边境设有宗教学校和训练营，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灌输宗教极端

思想，传授军事技能，指导和训练中亚、南亚、中东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以及来自缅甸、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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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孟加拉、阿富汗、也门、蒙古和科威特的学员。据报道，巴基斯坦的一些极端组织还为“乌

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提供资金和训练；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则在阿巴边境的基地，向来

自埃及、索马里、苏丹、阿尔及利亚、沙特、科威特、也门、约旦和伊拉克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

资金和庇护所，向他们传授游击战和制造炸药技术，其长远目标是向包括中亚、中东、北非、高

加索地区、巴尔干半岛和菲律宾输出一种塔利班式的统治方式。
[7]
 

 

四、结语：巴安全形势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考 

 

尽管巴形势恶化并发生政府重组，但从长期以来中巴友好关系的历史看，中巴战略合作的基

础不会发生改变，只是近期内巴反恐形势恶化很可能造成“东突”恐怖活动的反弹。“东突”组

织和分子有可能利用巴局势动荡之机加紧活动，破坏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 

在中巴两国相邻地区，特别是中国新疆地区和巴境内的部落地区一直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形

势。“东突”分子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相互勾结，利用中、巴、阿三国交界处的复杂地形，

通过塔什库尔干山区来往于中、巴、阿之间，在中国新疆地区组织恐怖袭击，逃避政府打击，对

中国西部的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也对中巴两国相邻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22]30-31

当前，

在巴基斯坦反恐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中巴战略合作与反恐合作，维护中巴共同安

全，符合中巴的共同利益。鉴于巴反恐形势恶化可能造成的“东突”恐怖活动反弹，中巴应共同

加强对边境地区安全的关注，进一步加强中巴之间的联系机制，并对可能突发的安全问题制定详

细、可操作的应对预案。 

此外，巴伊斯兰极端势力依托宗教学校，对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极端分子进行培训，然后渗透

回中国国内，很可能成为将来很长时期内的安全隐患。随着近年来中巴两国经贸发展和交流活动

的增加，喀喇昆仑公路成了中巴之间的经济贸易“大动脉”。这条经济命脉在推动两国经济文化

交流的同时，也给宗教极端分子、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从事活动带来可乘之机。每年通过喀喇昆

仑公路往来于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之间的两国公民成千上万，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事正常经贸活

动的合法公民，但也有一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往来于两地之间，其中包括少数中国新疆穆斯

林借机前往巴基斯坦接受宗教极端主义教育。一些“东突”分子更是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基地”

组织设在巴偏僻地区的“训练营”学习恐怖技能。2001 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后，有 600 多名中国宗

教极端分子从阿富汗逃到了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22]32

此外，还有一些不法商人利用喀喇昆仑公路

从事贩毒和走私等非法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两国利益。鉴于境内外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中巴陆路

通道喀喇昆仑公路进行跨界渗透，进行恐怖分子的境内外转移，以及进行毒品贸易，未来中巴双

方应加强对喀喇昆仑公路的安全管制，双方相关部门应及时交换信息，磋商加强安全管制的具体

举措，有效遏制恐怖势力和贩毒集团的跨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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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terror Situation in Pakistan,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Impact on the “Arch of Instability” 

LIU  Zhongmin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of terrorism in Pakistan, a state located on the corridor of the Middle East, We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and with a unique Islamic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Afghanistan, Iran and Saudi 
Arabia on Pakistan in terms of terrorist group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global terrorism network, as 
well as its sources of fund, information and personnel, with a view to disclos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the Middle East. Moreov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in Pakistan on the 
Arch of Instability, and probes its implication on China as well as her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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